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Ｎｏｖ． ２０１６

第 ６ 期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６

中东政治转型

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剧变的认知变化与反思∗

包澄章

摘　 　 要： 在国内政治发展、地区形势变化、域内外大国干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

东剧变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安全、社会、经济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五年多来，

阿拉伯国家社会各界对中东剧变的成因、性质、结果及影响不断进行着反思。 阿拉伯国

家精英、学者、青年等群体对这场剧变认知的变化，反映了作为变革主体的阿拉伯人已

从最初寻求推翻旧体制的狂热和盲目逐渐回归理性，这对阿拉伯国家探索发展道路和

模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政治现代化、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等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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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自焚事件

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抗议浪潮。 五年多来，受国内政治发展、地
区形势变化、域内外大国干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动荡中与最初改善

民生、发展民主、促进社会公平的浪漫期待渐行渐远。 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

等动荡国家饱受战火和恐怖主义的摧残，埃及、突尼斯等政局趋稳的国家仍在艰难

转型中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沙特作为相对稳定的阿拉伯国家如今也深陷财政赤字严

重、恐袭风险上升、沙美和沙伊（朗）关系恶化等内政外交的多重困局中。 阿拉伯国

家的普通民众、学者、政治精英作为这场以变革为主要诉求的政治社会运动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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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或亲历者，对五年多来国家和地区经历的变化较外部世界有着更加直接和切

身的体会。 因此，考察变革主体对这场剧变的认知及其变化，较旁观者的视角无疑

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剧变性质的认知

中东剧变以来，西方和阿拉伯学界、媒体给这场引发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多米

诺”效应的政治社会运动贴上了各种标签。 巴黎政治学院的多米尼克·莫伊西（Ｄｏ⁃
ｍｉｎｉｑｕｅ Ｍｏｉｓｉ）教授是最早以“阿拉伯之春”对这场“反专制革命运动”定性的学者之

一。① 此后，在西方媒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各类社交网站的推波助澜下，“阿拉

伯之春”、“阿拉伯革命”、“阿拉伯运动”、“阿拉伯叛乱”、“阿拉伯觉醒”、“阿拉伯民

主运动”、“阿拉伯风暴”、“阿拉伯海啸”、“阿拉伯大爆炸”等表述先后出现，并充斥

于阿拉伯世界各大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上，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各阶层对这场政治与

社会运动的不同认知。
首先，在学界层面，阿拉伯学者对中东剧变性质的认知反映出转型时期阿拉伯

国家面临的价值观困惑与矛盾。
“阿拉伯之春”以极具象征意义的诗意表述，表达了作为运动参与主体的阿拉伯

民众对实现变革和迎接美好未来的浪漫期待。 然而，阿拉伯各国政治制度、国情、经
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抗议形式、主体、诉求和对象等方面的差异，使得“阿
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等表述似存在以偏概全之嫌。 学者阿迪勒·绥法提早在

２０１１ 年就曾指出：“如果革命是指根除根深蒂固的体制、破坏现有统治结构、抹除昔

日印记，我们便能发现，‘革命’一词只适用于当前的埃及，而非濒临内战的利比亚；
民主运动只适用于突尼斯，而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只能被视为民众叛乱和反抗。”②

客观而言，中东剧变充分释放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种

矛盾，并在新的语言、身份、社交网络和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文化

表现形式。 因此，有学者称其为“阿拉伯大爆炸”，强调它是“集合了各种要素的事

件，其政治表象掩盖了事件本身同历史、社会和文化空间相联系的诸多特征。”③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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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因揭露专制和懦弱、宣告耻辱和反抗而成为当代阿拉伯历

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也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逐渐沦为“血腥的冬天”，阿拉伯

民众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最终成为国家统治者的是一群“政治掮客”，并特别强调

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不在于统治者，而在于民族国家的崩溃和分裂。 还有学者反问

道：“就算巴沙尔和卡扎菲十恶不赦，但过去几年‘阿拉伯之春’到底给了我们什

么？”①艾姆贾德·吉布利勒认为，真正的“阿拉伯之春”应是“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实

现民主构建，通过新宪法，践行公民意识、公平和社会正义、尊重人权等理念；建立非

依附型的阿拉伯独立经济体，拥有先进的科技和军事实力；结束巴勒斯坦和伊拉克

的被占领状态；阿拉伯国家间建立更好的关系，使阿拉伯人建构起能够同地区和世

界平等交往的阿拉伯地区秩序。”②

在中东剧变最初的两年间，部分实现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局势反复动荡，尤
其是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埃及，国家重建和政治过渡一度陷入困境。 一方面，过渡

政府在平衡政治改革、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上缺乏治理能力和经验，阿拉伯国家

固有的体制弊病更是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另一方面，民众仍习惯采用革命的思维方

式来评判过渡政府的执政能力，政治目标设定过高，对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治发展和

民主建设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些都导致民众对“革命”本身和过渡政府逐渐产

生失望情绪，却被反对变革和改革的势力利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凸显出

“示威游行的广场精神尚未深入人心”的现实。③ 社会结构根本性变革的持续性是衡

量一场社会运动影响的重要标准，“阿拉伯之春”的变革止步于抗议运动的结束，局
势的持续动荡导致民众对稳定与发展的诉求超越了“革命”初期对推翻旧体制的诉

求。 因此有学者认为，阿拉伯国家街头发生的并不是社会运动，充其量只是一系列

社会事件或政治运动。④ 中东剧变的发生伴随阿拉伯地区秩序重构和多元价值体系

的转型，阿拉伯学界对中东剧变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面临

的价值观困惑与矛盾，其根源在于部分阿拉伯国家传统威权体制难以适应多元价值

的发展及其引发的社会冲突与矛盾。
其次，在媒体层面，阿拉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报道所形成的舆论张力对局势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和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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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剧变初期，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传统电视媒体试图通过“煽风

点火”式的报道来构建“革命”话语，尤其是半岛电视台对埃及解放广场事态的全天

候直播报道，使其迅速占领阿拉伯世界的舆论高地，通过削弱埃及官方电视台的公

信力来主导局势的发展。 动荡国家出于维护政权稳定性的需要，不断加紧对舆论的

控制，反过来又为这些媒体激化动荡国家的官民矛盾提供了契机。 半岛电视台网站

在埃及“一·二五革命”期间曾遭到黑客攻击，并迅速将矛头指向穆巴拉克政权，利
用该事件号召埃及民众反抗政府压迫。

以“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依靠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交互性和

开放性等优势，突破了传统媒体相对封闭的传播体系和模式，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媒

介的交互式传播来塑造公众对剧变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动员。 突尼斯本·
阿里政权倒台后不久，埃及“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阿斯玛·马哈福兹

（Ａｓｍａａ Ｍａｈｆｏｕｚ）在自己的“脸书”主页发布视频，号召埃及民众上街抗议：“已有四名

埃及人通过自焚来抗议过去 ３０ 年来他们不得不遭受的侮辱、饥饿、贫穷和潦倒。 四名

自焚的埃及人认为或许我们也能像突尼斯那样来一场革命，或许我们也能拥有自由、公
正、荣誉和人的尊严。 ……我制作这段视频是为了向你们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我们想

在 １ 月 ２５ 日去解放广场。 如果我们还有荣誉，还想要在这片土地上过得有尊严，那么 １
月 ２５ 日我们必须去。”①新媒体虽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因缺乏政治议程的设置

能力导致其难以在政治过渡时期主导国家的政治发展。
再次，在官方层面，动荡国家的政府对中东剧变的定性主要基于维护国家政权

稳定的考量。
在中东剧变初期，受动荡波及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为稳定政权和强化统治合法

性，或为抗议运动贴上“叛乱”的标签，或将其归咎于受外部势力策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利比亚动荡初期，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就曾将国内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归

咎为“外国阴谋”，指责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来到利比亚的人煽动了骚乱。② 对

此，有学者指出：“卡扎菲将推翻赛努西政权称为革命，本·阿里将推翻哈比卜·布

尔吉巴政权称为幸福的转变，哈菲兹·阿萨德推翻阿塔西政权称为‘纠正运动’，可
这场由底层和处于边缘化的贫苦民众发动的革命却被称为叛乱！”③

最后，在民众层面，抗议口号直接反映出普通民众对实现变革的诉求和期望。
“人民想要推翻政权”最初是突尼斯民众在抗议本·阿里政权的示威游行中使

·３６·

①

②
③

Ａｍｙ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Ａｓｍａａ Ｍａｈｆｏｕｚ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Ｖｉｄｅｏ Ｔｈａｔ Ｈｅｌｐｅｄ Ｓｐａｒｋ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ｏ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ｎｏｗ．ｏｒｇ ／ ２０１１ ／ ２ ／ ８ ／ ａｓｍａａ＿ｍａｈｆｏｕｚ＿ｔｈｅ＿ｙｏｕｔｕｂｅ＿ｖｉｄｅｏ＿
ｔｈａ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

朱盈库：《卡扎菲之子称将坚决镇压任何叛乱》，载《环球时报》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第 ３ 版。
“Ｈａｌ Ｉｎｋａｓａｒ ａｌ⁃Ｒａｂｉ‘ ａｌ⁃‘Ａｒａｂ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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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口号。 随着抗议浪潮逐渐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人民想要推翻政权”成为阿拉

伯国家示威者抗议政权时采用的标志性口号。 在埃及民众抗议穆巴拉克政权和利

比亚民众抗议卡扎菲政权的示威活动中，该口号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一定程度

上加速了政权的垮台。 在部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示威者为避免口号中出现直指王

室政权的字眼，有时以“人民想要结束腐败”或“人民想要结束专制”作为替代口号。
在中东剧变的最初两年间，随着局势的迅速发酵，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活动出现了各

种“人民想要……”口号的变体版本（见表 １）。

表 １　 阿拉伯国家民众在示威抗议活动中使用的口号（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序号 口号 事　 　 件

１ “人民想要解放巴勒斯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突尼斯抗议活动。

２ “人民想要推翻政府”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突尼斯首都卡斯巴广场民众为推翻穆罕默

德·加努希过渡政府发起的静坐运动；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突尼斯西迪布济德纪念突尼斯“阿拉伯之春”两周年运动。

３ “人民想要推翻总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埃及“一·二五革命”；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也门抗议

活动。

４ “人民想要推翻政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约旦抗议运动；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摩洛哥抗议活动。

５ “人民想要修改宪法”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摩洛哥抗议活动。

６ “人民想要推翻各政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摩洛哥抗议活动。

７ “人民想要改革宪法”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的示威活动。

８ “人民想要诠释演讲”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表演讲后的民众抗议。

９ “人民想要治疗总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利比亚网民在“脸书”发起嘲讽卡扎菲的活动。

１０ “人民想要推翻教派政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黎巴嫩“脸书”页面。

１１
“人民想要哈利法·本·萨

勒曼”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巴林民众在法提赫伊斯兰中心前静坐

以支持首相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

１２
“人民想要结束被占领状

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巴勒斯坦抗议活动。

１３ “人民想要和解”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巴勒斯坦抗议活动。

１４ “人民想要结束分裂”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巴勒斯坦抗议活动。

１５ “人民想要结束腐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摩洛哥抗议活动。

１６ “人民想要结束专制”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摩洛哥抗议活动。

１７ “人民想要处决总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埃及抗议活动；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叙利亚抗议活动。

１８ “人民想要完成革命”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埃及达米埃塔第二次“愤怒日”游行。

１９ “人民想要过渡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也门抗议活动。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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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口号 事　 　 件

２０
“人民想要建立一个新也

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也门抗议活动。

２１ “巴沙尔，人民想要处决你”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叙利亚抗议活动。

２２ “人民想要推翻元帅①”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埃及开罗解放广场抗议活动。

２３ “人民想要适用法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巴林“法提赫青年觉醒”集会活动。

２４ “人民想要重新发动革命”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在突尼斯召开期

间当地的抗议活动；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突尼斯西迪布济德

纪念突尼斯“阿拉伯之春”两周年活动。

２５ “人民想要武装自由军”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叙利亚抗议活动。

２６
“人民想要实行伊斯兰教

法”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突尼斯全国制宪大会期间抗议活动。

２７
“人民想要重新建立哈里发

制度”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突尼斯全国制宪大会期间抗议活动。

２８ “人民想要一个公民国家”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突尼斯独立 ５６ 周年纪念活动。

２９ “人民想要真主仲裁立法”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抗议活动；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突尼斯贝贾体育场和 ５ 月 ２ 日哈马马特海滩街头

标语。

３０ “人民想要推翻沙特家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沙特盖提夫市抗议活动。

３１ “人民想要净化工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保护革命联盟”发起的反对突尼斯总工会罢

工运动。

３２
“人民想要独立的司法机

构”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突尼斯博客作家乌勒法·里雅西听

证会。

３３
“人民想要惩罚杀害贝莱德

的凶手”②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突尼斯首都哈比卜·布尔吉巴大街抗议

活动；２ 月 ２７ 日和 ３ 月 ６ 日“人民阵线”支持者在突尼斯内

政部大楼前的抗议活动。

３４ “人民想要尊崇烈士”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突尼斯首都哈比卜·布尔吉巴大街抗议

活动。

３５
“人民想要独立的新闻制

度”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世界新闻自由日突尼斯新闻记者在首都

发起的示威游行活动。

·５６·

①
②

指埃及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元帅。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突尼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统一民主爱国党总书记舒克里·贝莱德（Ｃｈｏｋｒｉ Ｂｅｌａｉｄ）

遭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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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议口号来看，反体制成为抗议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出阿拉伯国家长期民

生凋敝、经济停滞、失业率高、公平缺失、体制僵化、权贵腐败等深层次的社会与政治

危机，常年积压的社会矛盾在社交网站、卫星电视、移动媒体等的推波助澜下发酵、
升级直至最终爆发。 然而，参与抗议运动的主体“自始便缺乏一种对如何实现政治

过渡时期国家秩序和地区秩序重建的集体式战略愿景”。① 抗议群体的草根性和抗

议口号的盲目性表明阿拉伯民众对民主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抗议运动本身

缺乏政治经验丰富的领导人物，也注定了国家进入政治过渡时期后，抗议群体无法

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议程。 巴勒斯坦学者穆罕奈德·阿卜杜·哈米德认为，由于腐

败独裁政权的长期镇压，政党、工会、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或被边缘化，或被遏制和

驯化，导致阿拉伯国家缺乏领导革命的政治组织。 阿拉伯各国抗议运动的“软肋”在
于缺乏熟悉暴政本质且能够适时调整立场和策略的民主政治组织。② 依靠社交媒体

和新生代年轻人的技术管理经验动员起来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将推翻政权作为

终极目标，致使其寻求的变革仍停留在推翻政权的最低程度上，但对未来的政治安

排却近乎空白。 更重要的是，革命运动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策略，面对政府的强势

反击常以撤退或失败而告终，直接或间接促成了反革命联盟的形成，最后联同政府

一起对付抗议群体。③

二、 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剧变影响的认知

五年多来，中东剧变引发的地区动荡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伊斯兰国”组织

等极端恐怖势力疯狂肆虐，对地区国家安全形势构成严重威胁；难民问题不断发酵、
外溢并冲击欧洲地区，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利比亚危机

长期化趋势凸显；地区紧张局势连同油价持续低迷，海湾产油国财政赤字严重，经济

增长放缓；美俄围绕叙利亚危机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略博弈加剧，进一

步增加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沙特和伊朗之间围绕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日益白热化，
突出表现为利用叙利亚危机、也门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泛化教派冲突；伊核问题全

面协议达成和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后，伊朗已然成为中东地区崛起的一极。 上述

事件的发酵、外溢和相互影响，导致中东地区秩序重构困难重重，地区力量对比发生

重大变化，催生了中东多极化趋势。 中东剧变引发的多国持续动荡和地区格局失衡

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阿拉伯各界对这场剧变影响的认

·６６·

①

②
③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ａｓｈｉｒ Ｓｉｆａｒ， “ Ｉｄａｒａｈ Ｍａｒｈａｌａｈ ｍａ Ｂａ ‘ ｄ ａｌ⁃Ｔｈａｗｒａｈ．． Ｈａｌａｈ Ｍｉｓｒ，” Ａｌ⁃Ｓｉｙａｓａｈ ａｌ⁃
Ｄａｗｌｉｙｙａｈ， Ｎｏ． １８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８－２７．

Ｍｕｈａｎｎａｄ ‘Ａｂｄ ａｌ⁃Ｈａｍｉｄ， “Ｍｕａｌａｙ ａｌ⁃Ｒａｂｉ‘ ａｌ⁃‘Ａｒａｂｉ，” Ａｌ⁃Ａｙｙａ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１６， ｐ． １１．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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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极端主义泛滥、地区格局失衡令阿拉伯精英阶层对中东剧变从期待转向

失望。
突尼斯前军方人士穆罕默德·穆埃达卜认为，“阿拉伯之春”是一股暴力与无序

的浪潮，尤其是外部势力的直接干预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导致多国政权

受到冲击，突出表现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界和政治实体受到直接威

胁，进一步造成整个阿拉伯地区各种采用游击战术的团体和实施暴恐袭击的极端组

织的兴起，而地区国家的无序状态和整体实力的削弱，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提

供了空间，中东地区首次出现了具备国家要素的恐怖主义实体。 “阿拉伯之春”还导

致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萨赫勒地区“定叛圣战”思想的泛滥，包括“博科圣地”和“卫
兵”组织（Ａｌ⁃Ｍｏｕｒａｂｉｔｏｕｎ）①在内的非洲极端组织都以推行哈里发制度和实行伊斯兰

教法统治为己任，拒绝承认现行政体、法律和国家边界，对平民实施残酷的屠杀

行为。②

中东剧变后，伊斯兰政治力量一度崛起，伊斯兰政党的上台执政导致地区伊斯

兰主义抬头。 “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是文化倒退的必然结果，也是进步力量目标

实现受挫的结果，文化精英和革命力量的失败，为极端主义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

环境。”③有学者指出，当前的阿拉伯世界正处于各种力量全面对抗的关键时期：变革

力量对抗占主导的保守力量；被剥削的基层力量对抗剥削阶级高层力量；自由力量

对抗宗教力量。 这种全面对抗使阿拉伯世界游走于中世纪和 ２１ 世纪两个历史时代，
努力从以封建、宗族、专制的落后时代走向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时代。 这种发生根本

性变化的历史阶段必然伴随混乱、暴力、代际矛盾等现象的出现，以及各种思潮的激

烈交锋。④ 阿拉伯地区的现实令精英学者对“阿拉伯之春”逐渐从最初的浪漫期待转

向悲观失望，早在 ２０１１ 年，就有学者以“阿拉伯之冬”来形容叙利亚危机和也门

乱局。⑤

第二，局势反复动荡、经济持续低迷、国家治理失范导致整个阿拉伯地区民众对

中东剧变的负面态度呈现上升趋势。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卫兵”组织（Ａｌ⁃Ｍｏｕｒａｂｉｔｏｕｎ）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是奉行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极端组织。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该
组织宣布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ＡＱＩＭ）”的分支。

Ｍｕｎａｗｗａｒ ａｌ⁃Ｍａｌｉｔｉ， “Ａｌ⁃Ｒａｂｉ ‘ ａｌ⁃‘Ａｒａｂｉ ‘Ｕｎｆ ｗａ Ｆａｗｄａｈ ｗａ Ｎｉｚａ ‘ ａｔ Ｇｈａｄｈｄｈａｔｈａ Ｔａｄａｋｋｈｕｌａｔ
‘Ａｊｎａｂｉｙｙａｈ，”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 ／ ？ ｉｄ＝ ２０２７１８，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 日。
‘Ａｂｄ ａｌ⁃Ｇｈａｎｉ Ｓａｌａｍａｈ， “Ｆａｈｍ Ａｓｂａｂ ａｌ⁃Ｔｈａｗｒａｔ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ｙａｈ ｗａ Ｎａｔａｉｊａｈａ ａｌ⁃Ｓａｌｂｉｙｙａｈ Ｉｎｄｉｌａｑａｎ

ｍｉｎ Ｆａｈｍ Ｔａｂｉ‘ａｈ ａｌ⁃Ｍａｒｈａｌａｈ，” Ａｌ⁃Ｈｉｗａｒ ａｌ⁃Ｍｕｔａｍａｄｄｉｎ， Ｎｏ． ３５８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１．
‘Ａｂｄ ａｌ⁃Ｇｈａｎｉ Ｓａｌａｍａｈ， “Ｆａｈｍ ’Ａｓｂａｂ ａｌ⁃Ｔｈａｗｒａｔ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ｙａｈ ｗａ Ｎａｔａｉｊａｈａ ａｌ⁃Ｓａｌｂｉｙｙａｈ Ｉｎｄｉｌａｑａｎ

ｍｉｎ Ｆａｈｍ Ｔａｂｉ‘ａｈ ａｌ⁃Ｍａｒｈａｌａｈ” ．
Ｋａｈｉｄ ‘Ａｂｂａｓ Ｔａｓｈｋａｎｄｉ， “Ａｌ⁃Ｓｈｉｔａ’ ａｌ⁃‘Ａｒａｂｉ．． ａｌ⁃Ｓｉｎａｒｉｙｕ ａｌ⁃Ｑａｒｉｓ，” Ａｌ⁃Ｍａｄｉｎａ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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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民众是中东剧变的亲历者，也是中东剧变影响最直接的感受者，民众生

活的深刻改变使其对这场剧变的态度也在发生悄然转变。 《２０１５ 年阿拉伯舆情指

数》调查显示，２０１５ 年 ３４％的受访者对“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态势持积极态度，５９％的

受访者持消极态度。① 这一结果与最初几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变化较大，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３
年，６１％的受访者对“阿拉伯之春”持“积极态度”或 “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态度”，持消

极态度的只占 ２２％；２０１４ 年，受访者中 ４５％持积极态度，４２％持消极态度。② 近三年

来的民意变化（见表 ２ 和表 ３）反映出阿拉伯民众已从“革命”初期的狂热和盲目逐

渐回归理性，开始反思这场剧变导致的大量人员伤亡、社会失序、安全恶化、国家和

机构遭到破坏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表 ２　 阿拉伯国家民众对“阿拉伯之春”持积极态度的理由

理由
占受访者比例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推翻了专制政权，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基础 １８％ ３１％ ２８％

民众获得了其要求的部分自由和权利 １６％ １２％ ／

推翻了腐败政权，建立了反腐制度 １５％ ８％ １０％

为民众提供了言论自由 １４％ ７％ ５％

持积极态度，但并未实现所有愿望 １０％ ３％ ７％

民众觉醒，获得意志和尊严 ９％ ５％ ６％

结束了不公正制度，开始建立体现正义和公平的

制度
７％ ６％ ６％

阿拉伯世界将变得更好 ５％ ５％ ５％

全部或部分实现民众诉求 ４％ ５％ ４％

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１％ １％ １％

民众获得了自由与权利 ／ ／ １２％

其他积极原因 ／ ２％ １％

不知道 ／拒绝回答 １％ １５％ １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 Ｍｕａｓｈｓｈｉｒ ａｌ⁃Ａｒａｂｉ ２０１５ Ａｌ⁃Ｔａｑｒｉｒ ａｌ⁃Ｋａｍｉｒ， ｐ． ３２４。

·８６·

①

②

Ｍｕ‘ａｓｈｓｈｉｒ ａｌ⁃‘Ａｒａｂｉ ２０１５ Ａｌ⁃Ｔａｑｒｉｒ ａｌ⁃Ｋａｍｉｒ， Ｄｏｈａ： Ａｌ⁃Ｍａｒｋａｚ ａｌ⁃‘Ａｒａｂｉ ｌｉｌ⁃Ａｂ‘ａｔｈ ｗａ Ｄｉｒａｓａｈ ａｌ⁃
Ｓｉｙａｓａ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５， ｐ． ３１８， ｈｔｔｐ： ／ ／ ｄｏｈ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ｆｉｌｅ ／ Ｇｅｔ ／ ７ｅａ０ｃａ０２⁃ｃ６５３⁃４０７８⁃ｂ３１ｅ⁃２ｆ５９ｄ３０４８２ａ５．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Ｉｂｉｄ．， ｐ． 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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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阿拉伯国家民众对“阿拉伯之春”持消极态度的原因

理由
占受访者比例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２４％ ２０％ １７％

混乱蔓延，安全缺失 ２０％ １９％ １４％

革命未实现既定目标 １４％ ２０％ １２％

国家和机构遭到破坏 １４％ １２％ ８％

部分国家局势恶化，处于不稳定状态 １０％ ８％ １６％

外部势力阴谋或由外部势力推动 ８％ ４％ ６％

经济状况恶化 ６％ ４％ ８％

特定阶层收益 ２％ ０．２％ ０．５％

反对革命 １％ １％ ２％

宗教思潮主导政权 ／ ０．２％ ３％

其他消极原因 ０．１％ ５．３％ ３％

不知道 ／拒绝回答 ０．４％ ６％ １１％

合计①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 Ｍｕａｓｈｓｈｉｒ ａｌ⁃Ａｒａｂｉ ２０１５ Ａｌ⁃Ｔａｑｒｉｒ ａｌ⁃Ｋａｍｉｒ， ｐ． ３２７。

《２０１５ 年阿拉伯舆情指数》调查显示，４８％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正经历挫

折，但最终会实现其目标，而 ２０１４ 年有 ６０％的受访者持此类观点；３４％的受访者认

为，“阿拉伯之春”已经结束，旧政权重返执政舞台，较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７％增加了一倍。②

受访者认为，导致“阿拉伯之春” 受挫的主要因素包括：部分国家安全局势恶化

（１７％），外部干预（１５％），经济和民生状况恶化（１４％），极端主义运动兴起（１０％），

前政权（残余）势力煽动（１０％），媒体煽动（６％），伊斯兰政党的政治路线（６％），非伊

斯兰政党的世俗化路线（４％），革命势力间的政治博弈（４％）等。③ 这些数字表明，阿

拉伯民众对“阿拉伯之春”结果的正面预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第三，恐怖主义泛滥、社会稳定缺失、失业问题严重令阿拉伯青年群体对国家变

革的浪漫预期逐渐落空。

作为中东剧变主要参与力量的阿拉伯青年，近年来对这场剧变的态度也在发生

深刻转变。 《２０１５ 年阿拉伯青年调查》数据显示，阿拉伯青年对“阿拉伯之春”带来

·９６·

①
②
③

因部分项目统计结果四舍五入，表 ３ 实际合计结果非 １００％。
Ｍｕａｓｈｓｈｉｒ ａｌ⁃‘Ａｒａｂｉ ２０１５ Ａｌ⁃Ｔａｑｒｉｒ ａｌ⁃Ｋａｍｉｒ， ｐｐ． ３３０－３３１．
Ｉｂｉｄ．， ｐ．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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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变革的信心呈现下降趋势。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受访青年中认同“阿拉伯之春”

后阿拉伯世界较过去变得更好的比例依次为 ７２％（２０１２ 年）、７０％（２０１３ 年）、５４％

（２０１４ 年）和 ３８％（２０１５ 年）。① 阿拉伯青年对民主是否能在中东成功持不确定态

度，３９％表示民主永远无法在中东地区成功，３６％表示可能成功，２５％表示不确定。②

在社会预期方面，当前阿拉伯青年对社会稳定的期盼已取代“阿拉伯之春”初期对民

主的渴望。 《２０１６ 年阿拉伯青年调查》③数据显示，５３％的阿拉伯青年认为当前在中

东地区实现稳定比推进民主更重要，持相反观点的比例则降至 ２８％。 这一趋势在海

湾阿拉伯国家的青年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６２％的青年认为实现稳定比推进民主

更加重要。④

青年群体对社会稳定期盼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源于近年来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

急剧恶化。 伴随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及其外溢，中东国家面临恐怖主义威

胁的风险持续上升。 《２０１６ 年阿拉伯青年调查》显示，阿拉伯青年认为，“伊斯兰

国”组织崛起（５０％）、恐怖主义威胁（３８％）、失业（３６％）、国内动乱（３４％）和生活

成本上升（３０％）成为当前中东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⑤ ７７％的受访者对“伊斯兰

国”组织的崛起表示担忧，且 ７６％的受访者认为该组织最终不会成功建立“哈里发

国”。⑥ 在受访者看来，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原因包括：年轻人失业

严重和机会缺失（２４％），坚信自己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优于其他人（１８％），地区范

围内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宗教冲突以及其他宗教间的紧张局势（１７％），世俗西方价

值观的兴起（１５％）等，同时有 ２５％的受访青年无法理解为何有人想要加入“伊斯

兰国”组织。⑦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将失业严重和机会缺失视为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的首要原因。 对此，分析人士哈桑·哈桑（Ｈａｓｓａｎ Ｈａｓｓａｎ）指出，极端组织的成员可

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其真实动机，他们不会宣称加入“伊斯兰国”组织是出于经济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ｓｄａａ Ｂｕｒｓｏｎ⁃Ｍ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ｒ，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５，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ｐ． 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ｙｏｕｔｈｓｕｒ⁃
ｖｅｙ．ｃｏ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１５⁃ＡＹＳ⁃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ＥＮ＿０９０４２０１６１３１８５８． 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Ｉｂｉｄ．， ｐ． ８．
《２０１６ 年阿拉伯青年调查》对西亚北非地区 １６ 个阿拉伯国家的 ３５００ 名年龄段在 １８ 至 ２４ 岁的阿拉伯

男女青年进行了调查，这 １６ 个阿拉伯国家分别是：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尔及利

亚、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和也门。
Ａｓｄａａ Ｂｕｒｓｏｎ⁃Ｍ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ｒ，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６，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ｐ． 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ｃｏ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２０１６⁃ＡＹＳ⁃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ＥＮ＿１２０４２０１６１００３１６．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Ａｓｄａａ Ｂｕｒｓｏｎ⁃Ｍ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ｒ，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６，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ｐ． １１．
Ｉｂｉｄ．
Ａｓｄａａ Ｂｕｒｓｏｎ⁃Ｍ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ｒ，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６，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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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而将其他带有宗教因素的原因宣称为其加入该组织的动机。 他认为，“伊斯兰

国”组织成员及其关联组织可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长期具有狂热宗教信仰，认为

其他穆斯林偏离“正道”的极端分子；第二种是本身缺乏宗教意识，易被极端分子洗

脑和试图发展成为下一代极端分子的儿童和年轻人；第三种是“伊斯兰国”的关联组

织，这类组织借助“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力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 教派主义是这三

类群体的共同特征，这也解释了为何阿拉伯青年将“坚信自己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优

于其他人”和“地区范围内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宗教冲突以及其他宗教间的紧张局势”

作为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原因。① 在中东热点问题频发、阿拉伯国家

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当下，“伊斯兰国”组织正加紧利用热点问题和各国社会问题制

造恐怖效应和提升影响力。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实体和

极端意识形态仍是阿拉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

三、 阿拉伯学者对中东剧变的整体性反思

事实上，发生动荡的阿拉伯国家都具有类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

其主要表现包括：政治制度现代化程度低导致对现代化发展的适应能力较弱；政

府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能力低下导致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和执政合法性

下降；结构性经济矛盾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碎片化现实成为整合与

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的障碍性因素；教俗力量之间的长期博弈导致社

会两极分化趋势加重、政治包容性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利益受到冲击，为外

部直接军事干预和外部宗教势力渗透尤其是宗教力量间接参与他国政治进程提供

了空间。 在 ２０１６ 年埃及“一·二五革命”五周年前后，许多阿拉伯媒体以“阿拉伯

之冬”、“阿拉伯之秋”等来表达对“阿拉伯之春”后整个阿拉伯世界现状的消极情

绪。 五年多来，阿拉伯精英学者从政治制度、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地区安全与反

恐、网络政治动员等角度对导致“阿拉伯之春”爆发和受挫的根源性问题进行了深

刻反思。

第一，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现代性的缺失是“阿拉伯之春”国家爆发大规模社会

动荡的内生性因素。

当传统社会结构难以适应现代化潮流时，尤其是在本土思潮受到外来思潮严重

冲击的背景下，“阿拉伯人自然会产生一种觉醒意识，倡导和传播人权和自由的理

·１７·

① Ａｓｄａａ Ｂｕｒｓｏｎ⁃Ｍ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ｒ，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６，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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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为这些正是阿拉伯人生活所缺失的，也是极权体制、部落制度或教条思维无法

提供的理念”①。 中东剧变充分暴露了阿拉伯国家政治体制僵化、社会结构脆弱、国

家机构效率低下等传统“病症”。 裙带关系和腐败盛行，民众权利缺失，法制建设滞

后，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分配失衡，成为阿拉伯国家大规模抗议

活动的重要诱因；伊拉克、也门、苏丹、利比亚等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宗族、教派和部

落因素，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教派或部落充当国家与社会之

间调解者的角色，凸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认同危机，突出表现为部落忠诚与国家

忠诚对立，各部落和宗族社会融合度低，成为国家认同缺失、政治分裂和社会碎片化

加剧的重要原因。 有学者指出，真正的社会变革是以一种社会平衡取代另一种社会

平衡，能够引发社会集体思维的共鸣，并对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成熟度产生影响。 但

从结果来看，“阿拉伯之春”如同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阿拉伯社会重新回到了

专制时代，改变的只是专制的形式，而非其实质。② 西欧、东欧、拉丁美洲甚至部分亚

洲和非洲国家都已完成了实质性变革，但阿拉伯国家似乎一直游离于全球变革圈之

外。③ 因此，有学者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初始便指出，“阿拉伯之春”国家真正面临

的是体制上的挑战，而非意识形态上的挑战。④ 政治制度现代性的缺失，是阿拉伯国

家体制长期僵化的根源所在。

第二，阿拉伯国家转型受挫暴露出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缺失。

阿拉伯社会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沙漠文化导致狭隘偏执、缺乏理性的零和博

弈思维盛行；阿拉伯国家因无法适应现代政治制度及其理念所暴露的结构性缺陷，

体现在阿拉伯世界价值体系的混乱，突出表现为部落认同、教派认同超越国家认同，

使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态呈现出前现代社会血亲复仇、部落和教派利益至上的落后景

象，基于族群、教派和部落利益的政策制定逻辑加深了社会分裂的程度；领导政治变

革和民族复兴核心领导力量的缺失，成为民众真正有效参与政治变革的重要阻碍因

素。 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党派利益至上，国家是战利品，民主则是获取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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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ｉｍ Ｋｈａｌｉｆａｈ， “ Ｓｈｉａｒａｙ ａｌ⁃Ｒａｂｉ‘ ａｌ⁃‘Ａｒａｂｉ Ｇｈａｙｙａｒｔ Ｗａｊｈ ａｌ⁃Ｍｉｔａｑａｇ，” Ａｌ⁃Ｗａｓａｔ， Ｍａｒｃｈ ６， ２０１３，
ｐ． １９．

Ｈａｍｚａｈ ａｌ⁃Ｗａｈｈａｂｉ， “ Ａｓｉｌａｈ Ｍｉｈａｊｉｙｙａｈ Ｈａｗｌａ ａｌ⁃Ｈａｒａｋ ａｌ⁃‘Ａｒａｂｉ ‘ａｌ⁃Ｒａｂｉ‘ ａｌ⁃‘Ａｒａｂｉ” ．
‘Ａｂｄ ａｌ⁃Ｈｕｓｅｉｎ Ｓｈａｂａｎ， Ａｌ⁃Ｓｈａ‘ｂ Ｙｏｕｒｉｄ ．．． Ｔａａｍｍｕｌａｔ Ｆｉｋｒｉｙｙａｈ ｆｉ ａｌ⁃Ｒａｂｉ‘ ａｌ⁃‘Ａｒａｂｉ， Ａｌ⁃Ｈａｍｒａ，

Ａｔｌａｓ ｌｉｌ⁃Ｎａｓｈｒ ｗａ ａｌ⁃Ｔａｒｊａｍａｈ ｗａ ａｌ⁃Ｉｎｔａｊ ａｌ⁃Ｔｈａｑａｆｉｙｙａｈ， ２０１２， ｐ． ９７．
Ｓａｍｉ Ｍａｈｒｏｕｍ， “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ｓ Ｃｒｏｗ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ｒｏｗ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ｎ⁃ａｒａｂ⁃ｓｐｒ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ｙ⁃ｓａｍｉ⁃
ｍａｈｒｏｕｍ？ｂａｒｒｉｅｒ＝ ｔｒｕ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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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和方式”的思维导致阿拉伯国家的政党政治难以实现良性发展和有效的治

理。① 阿拉伯国家的当权者将部族、族裔、教派差异作为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标

准，很大程度抵消了国族整合的成果，导致部分阿拉伯国家某种程度上是在统治，而

不是治理。②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谈及阿拉伯国家变革时指出，“变革最终必须符合

当地的国情和社情，符合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并且能够给普通百姓带来实惠”，

“新的政府或政权要站稳，首先要能够有效治理，同时也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

护”。③

第三，西方国家竭力影响和改造阿拉伯国家的变革政治话语体系，导致阿拉伯

国家丧失了改革的话语主导权。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使用“伊斯兰例外论”、“阿拉伯例外论”、“文

明冲突论”来解释伊斯兰文明和阿拉伯国家政治体制的“先天性缺陷”，以及伊斯兰

教与西方民主的不相容性，借此为西方民主改造中东创造舆论环境。 在中东剧变

中，西方国家竭力依靠其意识形态影响并打造阿拉伯政治变革的话语体系，④尤其强

调通过“公民社会”建设为阿拉伯政治反对派开展活动创造宽松环境等，目的是使阿

拉伯国家政权丧失改革主导权，放大民众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削弱执政当局的统治

基础与合法性，并用充斥西方价值理念的理论和方法挤占阿拉伯传统文化的空间。

例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从中东剧变初期便使用“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

等术语对突尼斯、埃及等国的社会动荡进行定性，企图主导阿拉伯世界的舆情，并为

改造阿拉伯社会作舆论准备。 不可否认的是，阿拉伯思想界话语体系的混乱也为西

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空间。 有学者认为，争吵和混乱充斥着整个阿拉伯思想

界，“如同部落之间毫无用处的谩骂和咒骂”，而“阿拉伯思想家的思考仍局限于狭小

的地域空间和有限的时间范围内”，“阿拉伯世界整天对着美国及其盟友谩骂，寻找

他们的缺点来为自己逃避历史寻找借口”，但却始终无法为阿拉伯变革提供真正的

解决方案。⑤ 在中东剧变最初的两年间，阿拉伯思想界无休止的争吵，尤其是在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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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ｕｈａｉｌ ａｌ⁃Ｇｈａｎｕｓｈｉ， “Ｆｉ Ｄｈｉｋｒａ ａｌ⁃Ｔｈａｗｒａｈ．． Ｄｕｒｕｓ ｗａ ‘ Ｉｂａｒ，”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ｇｏｏ．ｇｌ ／ Ａ０ｈＮｑｚ，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田文林：《阿拉伯世界权力更替的内在逻辑》，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第 ６ 页。
王毅：《王毅谈西亚北非现象五周年》，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３６３３５７．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关于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参见王震《“阿拉伯之春”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载《现

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１５－３６ 页。
Ｂａｓｓａｍ ‘Ｕｗａｙｄａｈ， Ａｌ⁃Ｒａｂｉ ‘ ａｌ⁃‘ Ａｒａｂｉ Ｂｅｉｎａ ａｌ⁃Ｆｉｋｒ ｗａ ａｌ⁃Ｋｈｉｔａｂ ａｌ⁃Ｉ ‘ ｌａｍｉ， Ｍａｒｋａｚ Ｒａｍａｌｌａｈ ｌｉ⁃

Ｄｉｒａｓａｔ Ｈｕｑｕｑ ａｌ⁃Ｉｎｓａ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ｐｐ． ４７， ５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ｃｈｒｓ．ｏｒｇ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２３８ ／ ａｌ％２０ｒａｂｅａ％２０ａｌ％
２０ａｒａｂｅ％２０ｂｏｏｋ．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中东政治转型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亚问题上相互指责和谩骂，为西方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改造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

革话语提供了巨大空间。

有学者认为，阿拉伯精英的集体缺位是“阿拉伯之春”在经历最初狂热状态后逐

渐迷失方向的重要原因，“回顾五年前阿拉伯国家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广场政

治，可以发现，广场上只有那些大学毕业后前途黯淡的失业青年。 ……‘阿拉伯之

春’运动缺乏阿拉伯精英的领导，导致国家出现致命的真空状态，使得‘阿拉伯之春’

梦想最终沦为‘阿拉伯之秋’。”①而阿拉伯思想界的话语体系长期受到西方话语体

系的影响乃至改造，导致其无法在国家转型时期引领变革，正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

要原因之一。 此外，阿拉伯国家外交政策长期缺乏独立性，导致社会转型必须依赖

域内外大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一定程度上使政府部分丧失了转型的主导权和

话语权。 巴勒斯坦学者阿卜杜·希塔尔·卡西姆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阿拉伯国

家是真正独立的，阿拉伯人不对自己进行治理。 相反，各种国际政治体系都在治理

阿拉伯人，决定他们的未来、财富，以及政治、文化和教育状况。 ……执政者不懂政

治，只知道依附他国，浪费民众的钱，向社会各阶层传播怨恨，分裂社会。”②

第四，西方和中东地区大国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导致地区安全局势严

重恶化。

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事务进行干预，“尽管客观上对阿拉伯国家

民主观念的进步，以及作为外在压力促使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发挥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但通过军事干预进行政权更迭以及在干预过程中执行双重标准的恶劣做

法，都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③在地区失序、大国中东政

策调整、动荡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脆弱性和

阿拉伯世界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凸显，进而为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提

供了空间。 与此同时，近年来崛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逐渐成为西方和地区大国

的政策工具。 “伊斯兰国”问题与叙利亚内战、也门危机、利比亚乱局、库尔德问题的

相互交织，以及美、欧、俄、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国在中东反恐问题上的不同利益诉

求和政治考量，令部分阿拉伯国家沦为域内外大国进行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有阿拉

伯学者尖锐地指出，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建立西方盟友体系，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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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ｄ ａｌ⁃Ｓｉｔａｒ Ｑａｓｉｍ， “Ｎａｚａｒｉｙｙａｈ ｆｉ ａｌ⁃Ｋｈｕｌａｓ ａｌ⁃‘Ａｒａｂｉ，”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Ｊｕｎｅ ２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ｇｏｏ．ｇｌ ／

ｗｂｚＢＳＪ，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刘中民：《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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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牺牲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为代价。”①西方国家反恐政策的双重标准及其在中东反恐

问题上的立场摇摆，反映了西方难以平衡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一方面

仍对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抱有期望，另一方面存在维持与地区

传统盟国关系的现实考量。 从政策目标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土耳其、沙特等

地区大国的反恐政策均是利用恐怖组织打击异己，通过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来达到推

翻巴沙尔政权的目的，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武装组织采取选择性打击，具有极强的

功利性和双重性。 这些国家反恐政策的双重标准加速了极端组织的崛起和扩散，导

致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

第五，基于网络动员的群体政治缺乏现实政治的参与基础。

在中东剧变中，持续、剧烈和频繁的抗议运动表明，群体文化和心理在阿拉伯世

界的事态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相较于有组织的政治运动，通过社交媒体发起的

群体性抗议运动具有自发性、直接性、情绪性、盲目性等特征，具体表现为抗议群体

不受严格的组织制度所控制，能够迅速、自发地组织起来，缺乏有针对性的计划，抗

议目标制定趋于简单化，抗议进程易受情绪主导。 中东剧变最初的抗议运动具有明

显的自发性和突发性特征，年轻人受到社交网络动员纷纷走上街头，通过大规模抗

议运动，将长期积累的不满、失望、愤怒等群体性情绪转化为抗争性的政治力量，迫

使专制的统治者下台或推行实质性改革。

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表明，将一个阿拉伯国家采用的革命模式复制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可能会使革命目

标与主客观条件产生错位，导致国家陷入持久的动荡乃至内战，这也是当前叙利亚

危机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之一。 贫困和失业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发动革命的动机，但

在社交媒体等现代通信工具的助推下，各种社会问题被无限放大，年轻人在非理性

情绪的作用下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口号式的情绪发泄成为抗议政权的主要方式之

一。 卫星电视、社交网站对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放大效应”使得社会事件在短期内能

够获得较高的关注，个体利益和情绪在网络空间的无节制放大，令群体性冲动被充

分调动。 因此有学者指出，在这场席卷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民众抗议浪潮中，左右

转型阿拉伯国家局势的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运动，而是受到群

体心理驱动、自发的“群体政治”。② “网络政治动员是一种新的政治提取能力，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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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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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成员更善于通过它获得同政府和传统权威抗争的力量。”①但是，这种基于网络动

员的群体政治缺乏现实政治的参与基础和具体政治议程。 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

和进步，以及其本身的开放性使得各种力量在网络空间中获得了更多的表达自由和

政治机会，但也导致其利益诉求和权力分布呈现高度的碎片化，一旦涉及具体的国

家建设问题，各方则难以形成群体共识。 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威权体制限制了

普通民众意见表达的渠道，草根阶层只能在网络空间中寻求非制度性的表达渠道，

通过自发性的网络政治动员和构建抗争性认同挑战官方威权话语。

四、 结　 语

在中东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和美国对中东地区战略性投入持续减少的

当前，阿拉伯国家仍在地区局部动荡与秩序重构中艰难探索转型与发展之路。 五年

多来，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剧变的成因、性质、结果及影响不断进行着反思。 阿拉伯国

家在实现稳定与发展的过程中，既面临现代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治理体系缺失的问

题，也面临改革话语权受西方国家影响的现实，阿拉伯学者、民众、青年等群体对中

东剧变认知的变化，反映了作为变革主体的阿拉伯人已从最初寻求推翻旧体制的狂

热和盲目逐渐回归理性，这对阿拉伯国家探索发展道路和模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推进政治现代化、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维护社会稳定和打击极端主义等无疑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和制度化建设，适应全球化时代崇尚科学、知识

和技术的观念，是阿拉伯国家走出转型困境的必经之路。② 阿拉伯世界真正的变革

是“人们只有在家中看到光明后，才能相信它真的发生过。 如果它不能让人们穿上

安全的外衣，咬下一口幸福的苹果，那它什么都不是。”③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阿拉伯

国家仍处于转型阵痛期，新旧问题相互交织，如何通过总结中东剧变的经验和教训

实现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复兴与进步，不仅是阿拉伯社会亟待反思的问题，也是每个

阿拉伯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拉伯之春”或许远未结束。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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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成武、刘力锐：《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载《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７４－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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